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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与结构:《元宵歌》歌本的文本建构及其仪式功能

张丽  谭昭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摘 要:《元宵歌》歌本是“唱元宵”仪式的文本呈现。歌本浓缩了仪式的时间、场合、人物、事件

等叙事要素。歌本的打开过程是还原生活仪式、回归社会生活本身的解构及建构过程。从歌本形

态来看,船是叙事的核心符号,构成了以年为主的叙事线索;而“唱元宵”则隐喻了歌本描述的时间

点上元节。歌本的自足性并不足以解说其丰富的社会内容,歌本的形体特点处在变动中,在某种程

度上是由社会生活中的仪式活动决定的。仪式决定歌体,而仪式的形式则是村落社会内部力量与

外部力量纠合斗争的结果。
关键词:船;唱元宵;仪式;符号;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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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元宵”是赣南地区村落社会流行的一种仪式

活动。所谓“唱元宵”,即指上元节期间,以歌唱神灵

的方式邀请神灵乘坐神船,共同完成祈福禳灾的庆

祝仪式。鹭溪河流域现存的“唱元宵”仪式是由歌

本、画本、地方神祇、歌郎、听众等叙事要素共同完成

的。笔者在寻找歌本的过程中最早接触到的是国家

图书馆光绪四年的《元宵歌》歌本,由于是在民间社

会流传的,作为口头文本的歌体很可能早于写本形

态的歌本,与之相应,画本形态的元宵歌图可能是早

期的仪式阐说的工具。

鹭溪河流域以仙鹅寺为中心的信仰圈的扩散导

致元宵歌本逐渐向外扩散,由此形成了诸多本子之

间的差异性形态,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歌本与外

部社会之间的联系。[1]仪式的存在是就歌本的功能

性而言,仪式的结构决定了文本叙事的关键性结构,

并隐藏了文本叙事的核心元素及可能展开的叙事路

径。诸多歌本之间是否有相互关联的叙事要素呢?

这些叙事要素在文本中是如何体现的? 叙事要素是

否有主次之分? 主体的核心要素如何裂变,进而影

响整个歌本的叙事? 歌本叙事的繁复拓展是否遵循

了某种规律,使得构成歌本的诗行处于无尽扩容而

又有序呈现的状态?

笔者以为,船即歌本的核心要素。船的一元性

逐渐裂变为以多个二元性为主的叙事结构,并形成

具体的叙事路径,叠加繁复,影响文本的叙事形态。

在文本叙事中,仪式建立了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并由

仪式的功能性主导文本叙事的结构。

  一、作为叙事核心要素的船及其特质

船是元宵歌本的核心符号。民间社会的词汇

“唱船”构成了“唱元宵”的同义语。“唱元宵”强调的

是仪式活动展开的时间背景———上元节期间;而“唱
船”则是统一的符号形态,船可以构成民间生活的全

部内容。从这个角度而言,口语形态的词汇“唱船”更



  ① 参见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所藏《元宵歌》,1878年抄本,线状,红色封面,左上角题“元宵歌”,封面中下有“邱秀景记”字
样,封面末尾内题“皇清光绪四年夏月上浣之吉敬书”,后题“邱士珠”。下文统一以“国图光绪本”论之。

② 国图光绪本《元宵歌》中《上元歌》。

③ 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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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代表鹭溪民众对这一仪式活动的本质理解。唯一

性、聚合性及结构性,构成了船的三个基本特质。

作为核心符号的船体现出唯一性的符号特质。
《元宵歌》歌本是从“远远行船到此坊”开始的。《元
宵歌》画本的视角则更为突出,整幅图画都是以乘载

不同人群的船为基本结构框架。
此外,船体现出单位聚合体的特质。一个船即

一类人,人群的结构成为同一个船的聚合单位,成为

民间生活类型性的体现。光绪本《元宵歌》“伏文”记
载如下:

一柱心香炉内焚,诸位众神愿遥闻,味同气

合来相应,风马云车降船舫。谨运心香,虔诚拜

请,祖师北府天府、都天总管、金容仁圣太子大

帝、义明皇帝、慈悲劝善明觉大师、净明真人、和
瘟教主、匡阜先生。

天符瘟祖公、地府瘟祖母、天符判官、地府

副帅、六部尚书、进奏仙官恭望。
圣慈请降船舫,鉴今献供,再运心香,虔诚

拜请天符十二年王、十二月将、七十二候、二十

四气、三十日分、十二时辰、十洞魔王神君、六曹

诸案判官恭望。①

在歌郎的唱词中,神灵是以类聚的。第一部分

描述的是道教经典中的神灵体系;第二部分则是天

上与地下对立形成的神灵体系;第三部分以节日为

体系,按照时间的长短,排列出民间生活中诸多重要

时间节点上的神灵。
与聚合性相对立的是,船体现出离散性的特质。

歌本叙事是由核心符号船逐渐扩散开来的,船的叙

事包括船的来源及船的行走两部分。船的来源即

木,在文本单元形成了《木根源》的唱词,歌唱的体式

相同,内容却略有不同。船汲取了东、南、西、北四方

灵气之枝的精髓。在由木而船的过程中,歌本叠加

了能工巧匠的叙事,让船具备了神灵性的特质。船

的行走则描写了水流的路径、村落民众的生活情态

及神人交接情态。
此外,船还表现出结构性的特质。在歌本的叙

事中,船始终是一个显性的叙事存在,在《参拜歌》
《木根源》《保当歌》《上元歌》《送神歌》等文本中,船

始终是作为叙事的条件而存在的。在每一章节、段
落、诗行之内,船体现出独特的结构文本的特质。

  二、船的聚合轴结构及其要素

作为核心符号的船是文本展开叙事的内动力。
它不仅连接了作为客家白鹭社会的历史生活语境,
建构了内文本与外文本之间的联系,而且在内文本

叙事中,韵律、词汇、语义与语法内在性地作用于歌

本的形态,使得歌本展现出丰富的层次变化。
(一)重复原则

在歌本形态中,重复体现出结构的有序化特征。
有序化使作为创作者的歌郎和听众形成了共同的心

理期待,有序化的过程也在不断调整歌郎与听众的

心理期待,使听众更好地去接受歌郎所建构文本的

言内之意与言外之意。
歌本重复带来了文本的有序化效果,这体现在

两方面,即以相等和顺序为基础的有序化。

1.韵脚重复

韵脚重复是诗歌建构的基本条件。韵脚体现为

诗歌固定位置上的声音重复。元宵歌本的韵脚重

复,首先是作为核心符号的“船”的韵脚/an/,其次是

韵脚/ang/,其中包含了/an/的音素,这使得文本在

诵读中呈现出同中有异,又密切关联的效果。
如国图光绪本的《上元歌》:

鞭罢泥牛庆上元,上元会上总都天。
都天圣驾来鉴格,遥远杨州路八千。
杨州一道风光好,递送神船到南边。
天符部下诸神众,禳灾集福布洪恩。②

“天”“千”“边”在每一个诗行的末尾构成了/an/
的韵脚,与“恩”构成了尾音/n/的重复。除去/an/的

重复之外,歌本还存在/ang/的韵脚。如国图光绪本

《参拜歌》歌头所唱:
远远行船到此坊,参见此间好处场。
后头来龙千万里,门前朝水聚池塘。
屋上尽是琉璃瓦,屋下尽是牡丹花。
屋柱尽是檀香木,屋下尽是彩画梁。
此屋正是龙聚会,五龙头上做屋场。③

“场”“塘”“梁“构成了/ang/的韵脚,第一诗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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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社背村《元宵书》,2013年,其中《木根源》内封题“高先亮”。社背村同时留存另一种《元宵歌》书,封皮佚,内封题

“公元一九五一年岁在辛卯正月立”,无页码。其中相关文本著录为:“上有一枝青天去,下有脚□到黄泉。东有一枝投东海,西
有一枝投西边。南有一枝投南海,北有一枝投北边。”

② 国图光绪本《元宵歌》中《上元歌》。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9月

第七个音节也用了/ang/的韵脚。“坊”与“场”“塘”
“梁”不仅实现了韵脚的和谐,在形态意义上也具有

包容性的特点,从而构成了声音与意义的双重重复。
“坊”在赣南社会中即“村”的口语指代,场以坊为基

础,强调了神灵作用于此间社会的用语特征。塘、梁
则是构成屋外、屋内世界的主要建筑结构。

由/an/而/ang/,不仅构成了韵脚的层次,在意

义层次上也是从“船”到“元”“天”“千”“边”,再到

“坊”“场”“塘”“梁”的语义递进,从船的一元结构繁

衍出天地、村坊的生活世界。

2.迭句

在同一韵脚的基础上,歌本通过在同一结构内

替换词语的方式,造成了迭句的效果。如“屋上尽是

琉璃瓦,屋下尽是牡丹花”,采用了整齐的主谓宾结

构,“屋上”与“屋下”构成了方位名词的对立,“琉璃

瓦”与“牡丹花”构成了名词性宾语的对立。对于歌

郎而言,选用词汇是从生活中来,一旦歌本结构稳

定,就会将生活中的词汇源源不断地输入进去。再

如“屋柱尽是檀香木,屋下尽是彩画梁”,也是在相等

的结构基础上,呈现出有序的对应关系。除去上下

相对形成迭句的关系之外,歌本还有四四相对的情

形。如叙述造船所用的木的来源:
上有一枝青天去,下有脚跟到黄泉。
东有一枝投东海,西有一枝投西边。
南有一枝投南海,北有一枝投北边。①

借助方位词“上”“下”“东”“西”“南”“北”,文本

呈现了树在六个方向的成长情况,上下是两句相迭,
东西南北则是整齐的四句相迭,这六句处于一个较

为严谨的对称结构状态。在不同的对句诗行间,迭
句参与了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不断地显现出新的语

义和情感涵义,谓语动词“有”用重复的形式强调了

结构的相似性,也提醒读者再次阅读文本。也只有

在再次阅读中,读者才能体会到木所具有的神奇效

应———笼罩天地四方。描述木的神奇,是《木根源》
的核心部分,在几乎所有的《木根源》文本中,都可以

看到这一描述。
除去二二相对、四四相对之外,迭句还有奇数相

对的情况,如《保当歌》从一唱到九。对五娘的身材、

动作的描述,也是从一娘、二娘、三娘、四娘到五娘依

次进行。此外,还有跨行相对的情况等。
(二)诗行的音步切分原则

歌本的重复性原则在结构之间建立了有序化的

形态,使得不同的词汇、短语进入到诗行的建构中

去,在相似的基础上汇聚了一个具有共同性质的文

本,由此而显现同一性美学的效果。但在汇聚的方

法之外,歌本也采用了分离的手段,重新分配文本,
制造出歌郎想要的分离效果。

制造文本分离,歌郎主要借助吟唱时的音步。
托马舍夫斯基认为:“音步切分类似于在演奏音乐时

大声点数,或者类似于乐队指挥手中的指挥棒的运

动。”音步存在于歌郎的身体记忆中,是对诗歌语言

节奏的自然把握。《元宵歌》歌本从头到尾保持了整

齐的音步规律,如“远远//行船到此坊”,是一个明显

的二元音步结构,在第一层音步的结构上,隐约可以

辨析出第二层音步,即“行船//到此坊”,音步的存在

使得歌本保留了强烈的对等性因素。在歌郎的身份

认定中,准确切分音步并正确歌诵,成为其被接受的

基本条件。从现有《元宵歌》文本来看,歌本的内容

可以无限拓展,音步却是固定不变的。
(三)诗歌文本的语法重复

歌本表现出语法重复的特点,正是语法的重复,
使得文本充满了相等或对等的语法结构。歌郎在熟

悉了诗行的语法特点之后,很容易将生活经历中的

词汇汇集起来进行比较和对照,按照同义词和反义

词来分类,并按照先定的语法结构去填充。在这样

的情况下,原先单个的词语进一步生发出无条件连

接的系统,语法结构与文本的语义解释之间建立起

关联性的桥梁。
传与厅上花桡手,手执花桡向前行。
传与厅上艄公手,急水滩头莫要慌。
二十四人无担负,一身担戴有艄公。
传与厅上舞旗手,手执红旗耀半天。②

三个“传与”都缺失主语,根据文本前后行文的

逻辑,笔者推断“传与”的施动者应该是歌郎。歌郎

对应三个不同的受动者,这三个受动者又与随后的

动语构成了动宾结构。如果拆分语法结构,简化后

·62·



  ① 参见笔者田野采录洞彭村元宵会《元宵歌》,内部资料。

②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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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即(我)传与[厅上](),()[]动语。
两个分句的主要结构都是缺失主语的动宾句,

缺失的主语前后之间又表现出了联动性。语法结构

的相似性提醒读者神灵的指示作用,正是由于神灵

的指引,才会有歌郎的联动效应。文本中的“花桡”,
笔者推测为荷花,或称莲花。歌本的叙事是以船为

基础,荷花符合在水上生长的特质,是宗教活动中经

常使用的花卉。“花桡手”“艄公手”“舞旗手”是三个

处在平行位置的偏正短语;“手执花桡”“手执红旗”
构成了主谓宾的结构,“艄公手”之后没有给出相似

的结构,可以推测为歌郎在临时的语境中并没有及

时地建构出适宜的文本,但这并不影响整体语法结

构的和谐。事实上,在替代位置出现的“滩头”一词,
在后文中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叙事主题,歌本以“滩”
为名,重复建构了多个偏正短语的结构。

(四)词汇与语义建构的文本形态

词汇是语言建构的基本材料,在自然歌体所形

成的联系中,词汇勾连了上下两个组织体系,并在元

宵歌体的语言体系中获得了意义。
如果拆分诗歌的语言,所获得的意义单位是以

词为主的,词与诗歌语言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结构

关系。在文本的阅读中,这样的关系是逐层建构的。
正如对于音乐艺术的理解,钢琴曲的乐章是由若干

个音符组合起来的,每个音符彼此独立,又相互联

系。独立的音符并不显示特别的意义。音符的意

义,近则在于与邻近音符之间的联系,远则在于小

节、乐句之间的建构。
诗歌形式的音乐性、整体性及美感在于,试图将

不同意义的单词放在相似的位置上,以此来达成诗

歌的协调性。诗歌中词的连接,往往是与其他置于

相似位置上的词建立联系。相似位置上的词建立了

复杂的语义联系,即共同的语义核,以及相互比较的

具有区别性语义特征的语义对句。
将斧东边斫一下,斫出黄蚁满树沿。
将斧南边斫一下,斫出南蛇满树缠。
将斧西边斫一下,斫出乌鸦叫连天。
将斧北边斫一下,斫出白虎叫连天。①

在这段诗歌文本中,歌郎用七言诗建立了一个

相似的语义结构。诗行完全相似,突出了韵律结构

和句法结构,韵律结构表现为上半句以重复来完成,
突出/an/的韵尾,下半句则同样保留了/an/的韵尾,

又在声母上表现出区别性;从句法结构来看,诗行的

建构都是以“将斧……斫一下,斫出……”为模型,以
“将斧”来反复开启每一个诗行。歌郎选择的词汇无

疑是以生活经验为基础的,从元宵歌本系列来看,以
两个、四个、六个词对立为主,两个词的对立以相反

的语义特质为基础,如“灾”和“福”;四个词的对立则

多以四个方向“东”“南”“西”“北”为基础,六个词则

时常会在四个主方向的基础上加上“上”“下”两个方

向。这些对立词建立的关系是以相关性为基础的,
“黄蚁”“南蛇”“乌鸦”“白虎”并没有形成相似、相反

的词汇关系,却建构了相似的知识体系:日常生活、
耕作体验、神灵想象。词汇进入诗行的过程,歌郎只

需将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提炼并置入固定的结构

即可。
词汇一方面借助固定的韵律和句法格式激活了

相似内容的延展性,构造了一个严谨细密的生活体

系;另一方面又将其本身意义不停地转化为文本意

义,将文本世界不断地向外文本世界伸展,将人类生

活中共同的审美经验、善恶认知统一到内文本中去,
简单的诗行结构由于连接了外文本结构,具备歌郎

所需要的语义饱和的功用。
词汇在诗歌文本中不仅具有勾连诗行、段落、篇

章的作用,表明了不同词汇之间的相似性、共同性,
同时也彰显了各个词汇的独立性。如“沿”“缠”
“天”,在歌郎歌唱的过程中,诗行借助了“an”的韵尾

来实现押韵,但声母的不同则强调了这些词本身具

有不同意义。歌本中介词、助词、连词、语气词等虚

词的使用,在诗行中只具有语法意义。例如:
哗得乌鸦飞天去,哗得鲤鱼跳上船。
哗得团鱼崩沙走,虾公走得肚皮穿。②

“得”在“哗”之后,是助词。前三个“得”的使用,
表明语气的停顿重复,提醒歌郎要嵌套进不同的词

汇来构建诗行,“乌鸦”“鲤鱼”“团鱼”的选取,确立了

对象的差别性,从而使得三个“哗”携带了不同的文

本内容。第四个“得”字,歌郎采用“主语+动语+补

语”的结构,在陌生化的结构中,提醒该句与前几句

诗行的相关性。一个优秀的歌郎往往能够在相似的

音步、韵律中自由替换诗行的词语及结构。替换能

力成为衡量歌郎技艺的一个重要尺度。
(五)诗行的旋律结构、语义结构

《元宵歌》歌本的诗行以七言诗为主,七言诗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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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笔者田野采录豪溪村光绪十一年本《元宵歌》,内部资料。

② 参见笔者田野采录龙溪村《元宵歌》,内部资料,该歌本内封题“黄龙古庙,人文蔚起,世界荣昌”,封尾题“欧阳今渭改

编,沐恩信士张声祥、张继祥抄写,沐恩弟子钟益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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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歌本言说的基本形体。就《元宵歌》而言,歌郎

进一步赋予七言诗固定的音长、音调,使其呈现出抑

扬顿挫的音乐效果。音长规范的是时间尺度,音调

则突出了空间强度。歌郎赋予诗行中每个具体音节

时间、空间尺度,音长、音调构建的结构关系在诗歌

文本中是不断拓展的。在同一诗句结构的诗行中,
强调语义的连贯、递进关系;在不同诗句结构的转换

中,则强调叙事场景、叙事主题、叙事线索的迁移。
诗行不仅表现了旋律的组合特质,同时也是语

义的组合。在某种意义上,诗行就像一般语言中的

单词。[2](P260)每一个诗行借助凝练出来的语素的意

义,发挥着聚合和装饰的作用。这些语素围绕词根

之义,可以连接后缀、前缀,进而实现诗行语义的转

换,这为隐喻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
单词是诗行表现出来的一个特质,但是诗行又

不同于单词,单词是具体的、概念式的,在词典中有

对每一个单词本义、引申义、比喻义的历史认识,其
核心语素表现出同向或反向发展的特质,而诗行所

表现出来的语义模式,则要借助其内部的语义场及

其相互关系。诗行的语义中心很多时候体现在韵

脚,但当语义中心与韵脚不一致时,诗行的跨越就成

为一种文本现象。诗行自然地处于歌本的整体建构

中,单词构建了具体的语言现象,而诗行则发挥着韵

文体、语义场的功效,积极建构歌本。单词的选取是

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表现的是共同体的特质;而诗

行的建构则是以旋律性为主,以语义建构为辅,以神

灵性经验为基础。

  三、船的结构段研究轴及其要素

重复是歌郎构建文本的重要手法,不仅是音素、
音步、音位、旋律的融合体现,也是语素、词汇、短语、
诗行及跨行重复、结构段重复能力的体现。如何将

这些具有重复特质的因素相连接,歌郎需要完成每

一诗行内部结构的构建、诗行之间的构建、整体篇章

的构建。此处主要谈元音、词汇构成语义的深层次

意义转换现象。
(一)歌本中的元音序列

缓缓打鼓缓缓唱,且唱船上众神王。
船上神王难来客,一年一度到厅堂。

一重岭背一重岭,重重岭背接神明。
四百军州七百县,八万四千造出船。
州州县县上元节,那有一县不唱船?①

歌本的诗行遵循上下句相对的法则,上句与下

句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语义。从押韵的角度来看,
下句几乎严格遵从了韵脚一致的要求,“王”“堂”
“船”都包含前元音/a/,“明”则有前元音/i/;上句韵

脚相对多样化,有元音/a/、/e/、/i/,口腔内仍有元

音的发音音素,但明显不如下句工整。这样,就构成

了上句趋于变化,下句又倾向于一致,上下句之间从

变化走向稳定的趋势。诗行内部构成了二五押韵停

顿形式,即缓缓//打鼓缓缓唱,且唱//船上众神王。
第二字也在朝押韵整齐的方向发展,从整体来

看,第二字都能随着“船”的韵尾/an/来押,“缓”“唱”
“上”“年”“万”等词都含有这样的音素,“百”含有/a/
的元音,而“重”“有”则有/o/的元音,于是,在第二字

的使用规则上是/an/、/a/、/o/的元音呈现。在这组

序列中,/an/表现出较高层次的结构重复,而/a/处

于中间层,/o/则体现了较低层次的结构重复。从唱

歌技法上看,歌郎建构诗行、排列这些元音音素时,是
有意识地将含有/an/的音素放在第二字、第七字,尤
其是较为严格的第五字的位置上。

提取上述歌本的元音系列,我们可以看到其呈

现出逐渐趋于稳定的发展态势,而这些内在的元音

规律隐喻一个以船为核心的神人交接世界。
(二)词汇———语义单位的结构段

词汇及词汇的连接产生隐喻义,构筑相同、相近

或者相反的序列语义场。这是歌郎表现诗歌伸展能

力的技艺。诗歌的凝聚力一方面体现为音乐性,另
一方面则体现为内在语义场之间勾连转合的合理

性、稳定性及自由性。
屈原相公五个女,分居五路受香烟。
一姑住在杨州县,二姑住在菊花芫。
三姑住在三江口,四姑住在云中仙。
只有五姑身材小,手执红旗在江边。
专等五月五日到,红旗飘飘跳上船。②

整本《元宵歌》围绕核心符号———船展开,船是

历史的、固态的、稳定的,“唱船”则将民间生活的仪

式带入文本,活态仪式重新展现了历史记忆、民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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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屈原叙事主题是从与船相联系的河流展开的。
赣南村落“八山一水一分田”,这是祖辈相传的真实

生活经验。河流不仅供给水产食物,更是传统村落

社会中重要的交通通道。河道既是生命之源,也暗

藏危险之物。歌本选择屈原这一人物,并构建了多

个次生的语义群:屈原———五个女儿———五月五日

赛船,使其成为合理的语义链,自然隐藏了当地社会

端午节祭祀屈原的缘由。

  四、歌本、画本的仪式功能

赣南鹭溪河流域流行的“唱元宵”是一种由历史

延续而来的活态的生活记忆,更是一种功能性的仪

式活动。歌本、画本是两种仪式的文字形态,前者是

无声的文字,后者是无声的画面。前者借助歌郎的

歌唱,完成了歌本的音乐性;后者借助图画的形象

性,拓展了对神灵世界的想象力。前者由识字阶层

来阅读、演唱;后者则普及到村落社会,尤其是为不识

字的人开辟了理解仪式、理解生活秩序的可能途径。
歌本、画本的核心符号都是船。船表现出凝聚

性、固态性、唯一性的特质,而“唱船”的仪式则激活

了船的多重属性。《元宵歌》歌本描述的是“唱船”的
仪式,在此基础上,凝聚了船的核心符号。仪式功能

与文本形态相互呼应,仪式性决定了文本的走向及

其结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仪式空间构建的神灵护佑人间的功能在

歌本中得到了重复性的验证。“唱元宵”仪式的展演

一般是在村落社会的神庙内完成的,有的会在宗族

的总祠或者分祠,空间的布置以神船为核心,神船内

的神灵呈现出主神与轮值神的特点。笔者在村落调

查中见到了当地村落社会敬奉的杨公神,以及归属

其下的赖氏、肖氏等神灵的群像。在个体的村落社

会中,主神与归属神并不一致,村落社会之间的关系

往往会影响神灵塑像的设置。

其二,仪式的展开是从两个线条开始的,一方面

贯穿了由历史到当下的叙事,另一方面则实现了由

当下到未来的期待。两个线条并不是均衡发展的,
而是呈现前者逐渐衰弱,后者逐渐兴盛的发展态势。
由于这两个阶段形态的存在,歌本的类型化呈现出

两个特质,即传统歌本及诗章的缩减、新兴歌本的兴

盛及诗章的多样化。
其三,仪式的独立性及整合功能。鹭溪河流域

的“唱元宵”仪式呈现出同中有异的面貌,在每个具

体村落社会中,流行着一种共同的以上元节为年节

起点的祭祀活动,神灵性与嬉戏性、庄严与喧闹共

存。歌郎观察并传递了村落社会的变化,整合了仪

式的形态及功能。具体情境中的歌本是以个体村落

生活为基点的,却脱离不了鹭溪河流域生活的相似

性;“唱元宵”成为当地村落社会的共识,仪式活动将

各个独立的村子聚合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
鹭溪社会是一个逐渐扩大的崇尚家族信仰的区

域,单姓村与杂姓村是两种聚落的主要类型。前者

一旦确立了自己宗姓的地位后,在宗族内部会形成

分支,分支人口的繁衍与有限土地之间的矛盾促使

族人外迁,在此基础上,杂姓村的聚落开始形成。宗

族内部的矛盾在宗族势力的护佑下,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得到缓解;而杂姓村则是不同姓氏族人的较量,
他们虽然可以回到宗祠寻求庇佑,但更多的是求助

于内部社会,“唱元宵”仪式成为调节关系的重要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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